
部分著作

“我自己几十年的体

会 ， 党 校 的 教 学 特 点 ，

或者说精神，说一千道

一万，一定要把这样一

个 思 想 牢 牢 地 确 立 起

来，就是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

的实际相结合。”

“ 我 们 作 为 共 产 党

人 ， 作 为 党 校 的 同 志 ，

一定要坚定不移地传承

党 校 精 神 、 党 校 传 统 。

这就是真学、真信、真

用马克思主义，做坚定

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

践行者。”

采访者：吴老师，您好！您一直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研究和宣

传，您是怎样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

又是如何来到中央党校工作的？能和

我们谈谈您学习工作的经历吗？

吴雄丞：我 1930年出生在湖南省

常德市。常德挨着洞庭湖，是一个被

称为鱼米之乡的好地方。从小家里很

注意对子女的培养，所以我很顺利地

读了小学、中学。湖南全省解放是

1949 年的 8 月初，常德早些，是 1949

年 7月底解放的。解放军7月底进入常

德后，我就到长沙考大学。我考了湖

南大学，就是今天在岳麓山的这个湖

南大学。现在的湖南大学是后组建

的，原来的湖南大学是个全科学校，

文史哲、经法商、理工农医全有，是

个综合性大学。我大学的第一年读的

是法律，第二年读的是经济，三年我

就大学毕业了。

1952 年 8 月，党培养我，把我选

调到北京来学习，在人民大学读马列

研究班。我进班学了半年，没有学

完。当时中央党校的前身中共中央马

克思列宁学院办了一个师资培训班，

培训马列主义师资，对外叫师资训练

部，对内称为一部。组织把我选调到

这儿来培训。从 1953年初直到 1955年

的 7 月，学习了两年半。这是我第一

次进中央党校。

在马列学院毕业以后，中央统一

分配，我被分到了东北人民大学 （在

吉林省长春市，现在叫吉林大学）。我

就在那儿当了27年老师，主要从事的

教学任务，就是传播马列主义。讲过

科学社会主义、共运史，后来又教过

哲学。

改革开放后，很多部门要人，我

被选调到了中宣部，在中宣部理论局

工作了 3 年多。后来正好中央党校需

要人，因为我原来是这里的学员，就

这样到了中央党校，那是 1984年的事

情。1950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做学

员，1984年的时候来这里做教员。这

中间，我还来过一次中央党校，有一

年多的时间，做什么呢？参加全国文

科教材编写工作。当时中央党校科社

部的主任郑宏璋同志主持一个项目，

编一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从外地调

了我到这儿编书。

1984 年到中央党校以后，我还是

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主要教科

学社会主义，还担任 《科学社会主

义》杂志的主编，从 1990年直到2000

年，做了 10年主编。此外我还当国家

课题评委，从 1990 年一直到 2005 年。

通过做这个工作结识了一些中青年教

师，做了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

2004年，我正式退休了，但是社

会上还有些工作。其中，中国社科院

马列主义研究院聘请我为特约研究

员。社科院还有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研

究中心，我是这个中心的创始参加者

之一。中央领导同志 1994年提出了要

研究国外的社会主义，责成中央几个

单位，中央党校、教育部、中联部、

社科院、新华社等共同组成，研究世

界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当时我们的常

务副校长薛驹同志领了任务，回来把

这个任务交给我。这个工作，当时叫

协调组，现在改叫中心。另外我还参

加了全国党建研究会，当过党建研究

会理事，后来不当理事了，就当特邀

研究员，一直参加活动到80岁。所以

我 退 休 以 后 ， 还 继 续 传 播 马 克 思

主义。

总的看，我这一生，主要的基

调，就是学马列、传播马列。

采访者：吴老师，您在党校工作

多年，目睹了党校这几十年的变化。

这么多年来，关于党校的变化您感受

最深的是什么？

吴雄丞： 1950 年代初我来的时

候，这里还叫马列学院。1955年改名

叫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后来又改叫中

共中央党校。从 1950年代初到现在60

多年来，我亲身经历中央党校的变

化。应该说，变化是很大的。

一是校园环境变化大。包括建

筑、设施这些变化很大。原来马列学

院就是现在南院那块地方。后来扩大

了，现在也不断有新的建设。

二是学员变化大。原来我们的一

些学员文化程度不高，读马列的书有

些吃力。现在很多干部学员都是大学

生甚至研究生，很多出过国、留过学。

三是师资队伍变化大。以前我在

马列学院学习的时候，教我们的都是

一些老一辈的理论家，比如艾思奇、

杨献珍、胡绳。我当时在一部二班，

部主任就是胡绳。他给我们讲中国近

现代史，写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

后来扩展，就成了一本书，叫 《帝国

主义与中国政治》。他还让我们写文

章。我们一个班几十个人，一个人写

一篇文章交给他。他一篇一篇看，批

改，写批语，写评语。教党史的老师

是张如心。他做过毛泽东的秘书，是

一个亲身经历过长征的老同志。教马

列主义基础的是范若愚，曾经做过周

总理的理论秘书，后来还当过 《红

旗》 杂志的副主编。现在的师资队

伍，不断地补充新人，他们视野开

阔、知识文化水平也很高。

我要强调一点，虽然党校有很多

变化，但是，变化中有不变。这个不

变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变，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不变，中央

党校的使命、任务不变。

采访者：吴老师，您在高校和党

校都做过教学，您觉得中央党校的教

学、治学和高校相比有什么特点？

吴雄丞：我自己几十年的体会，

党校的教学特点，或者说精神，说一

千道一万，一定要把这样一个思想牢

牢地确立起来，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党校教学的基本精神就是把马克

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

合。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也就在这

里。作为核心的思想内容，我想至少有

这几方面。

第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

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伟大的理想。

第二，要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写文章纪

念张思德，就是要强调为人民服务。强

调为民，党要为人民谋福利，就像现在

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让人民过好日

子。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要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要讲辩证法。第四，要永葆青春

的革命精神。就像有一首歌里唱的，革

命人永远是年轻。就是永远要有一种积

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永葆青春。

第五，要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责任

感、使命感。

以上是基本精神，至于具体途径，

我把它概括成四个方面。

第一，学习与坚守。就是要学习

马列，坚守马列的基本观点、立场，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

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

来。所以首先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是什么，基本原则是什么。

不能丢掉基本原则。所以要学习、要

坚守。当然也要发展、要创新。但是

一定不能丢了根本。

第二，实践。实践就是要了解实

践、深入实践，自己亲身去实践，遇事

要搞调查研究。在马列学院学习，很重

视实践。我这一生，从大的经历来看，

参加过好多实践。我参加过土改。在湖

南大学上学期间，我参加了几个月的土

改。从发动群众，到最后分配土地。

发动贫下中农，找最穷苦的人家，上

他家里去，同吃同住同劳动，跟他打

成一片。我还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

从春播到秋收。我在农村生活，包括

劳动，加在一起累计至少有 4年多的

时间。这就是实践。

第三，加强党性修养。我在马列

学院学习的时候，每个月都要开一次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生活会，一个学期

做一次小结，一年要搞一次总结。经

常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员就要

讲党性，不能过分强调个人利益，不

能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的利益、国家

利益、民族利益之上。这就是党性修

养。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

义这些东西都要批判。

现在，党校在教学内容上丰富

了，增加了很多，比如研究国际战

略，研究治国理政。从根上，中央党

校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它

和中国实际好好结合起来，一定要传

承这些最基本的精神。

采访者：吴老师，您能和我们分

享一下教学、治学的经验和体会吗？

特别是对年轻教师您有什么建议？

吴雄丞：上世纪 90 年代，中央

党校有一个刊物，叫 《中央党校通

讯》。有一年，那个刊物找了全党校

十来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师做

报道。每个人照个照片，登到报上。

还让我写几个字，讲我这一生的经验

和自己的体会。我当时就写了四句

话。这四句话是我的座右铭：学而不

厌 、 诲 人 不 倦 、 敬 业 乐 群 、 自 强

不息。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孔夫

子讲的两句话。学而不厌，学习没有

厌恶的时候，总是勤奋不倦地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诲人不倦，教育帮

助别人不知疲倦。敬业乐群，包含两

个意思。敬业就是忠诚于事业，忠诚

于教育的事业，忠诚于马列主义的事

业，忠诚于党和人民，热爱自己这个

事业，真正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乐

群就是喜欢和群众在一起，就是走群

众路线，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

片，和年轻人打成一片，不摆架子。

自强不息，就是古书里讲的，“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断朝气蓬勃

地朝前走。

对年轻教员来说，要想做好教学

工作，一要多读书。文史哲、政经法

各个领域的书籍我都涉猎过。大学头

一年我念的是法律，第二年我念的是

经济，很自然的，政治类书籍就不在

话下。我读的文史方面的书也很多。

不论古今，不论中外。后来教哲学，

我又学了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史。

当然，尤其重要的是读马列的书。从

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开始，凡是中译

本的马列著作，我都设法弄到手，如

饥似渴地读。读书广博才能有扎实的

文化基础，开阔的眼界，学马列才有

厚实的基础知识。

二要多参加实践。这一点前面我

讲过。像我参加土改，到农村参加生

产劳动等等。通过这种实践，你就能

了解劳动者的生活，了解农民真正的

状况。解放前，我已经上中学了，在

常德亲身经历过日本人的轰炸。有一

次，我躲飞机轰炸，躲到乡下去。看

见飞机丢炸弹，回来一看，一片废

墟，惨不忍睹。这些亲身的经历，也

是实践。实践是多方面的。通过实践

能够积累一些思想的素材，和马列主

义的基本原理对照起来、结合起来。

三要真学、真信、真用马克思主

义，这是最重要的。我在马列学院求

学的年代，我的同班同学一共 49 个

人。岁数大的当时将近40岁，我当时

22 岁。大家的文化程度、文化素养，

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大家有共同的

理想信念。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团结

起来，一心读马列、学马列、践行马

列。所以说，要有这个信仰。读马列

要真读。读了以后，你要信。你读了

它、学了它，你要信仰它。信仰它以

后，还要做，你要按照这个精神去

做，这才有用。

作为教员，你自己得学、得信，

更得行，光说道理不行，必须得有行

动，言传身教，才能把这种坚定的信

仰传递给学员。刚才我们说到党校的

变化，各方面的进步都很大，甚至是

飞跃。但一定要看到，我们作为共产

党人、作为党校的同志，一定要坚定

不移地传承党校精神、党校传统。这

就是真学、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

做 坚 定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信 仰 者 和 践

行者。

（访谈整理：单 玉 尹晓徽 殷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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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雄丞

（上接 1版） 下一步，央行将继续健

全“双支柱”调控体系，继续完善

货币政策框架，强化价格型调控和

传导，发挥金融价格杠杆在优化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继续完善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更多金融活

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

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覆盖范

围；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

治理架构，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

下一步金融监管统筹协
调的工作重点

随着金稳会的成立和银监会与保

监会的合并，金融监管的统筹与协调

将进一步细化。从当前的金融市场业

态及发展趋势看，下一步的统筹协调

工作的重点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中央监管和地方监管的统筹

协调。随着地方发展对金融需求的日

益增加以及民间金融的快速发展，也

凸显出中央和地方在监管职能上既存

在重叠冲突，也存在空白地带的问

题，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风险识别能

力和监管能力以及组织、人员薄弱，

缺乏专业监管知识技能。在此背景

下，亟待加强对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协

调研究。

深化金融监管的区域和国际合

作。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发

展，混业、跨界经营已成为全球金融

业的发展趋势，这必然促使各国金融

监管当局从法规政策、机构组织上采

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另一方面，世

界各国国情不一、金融发展水平不

同，金融监管体制也存在较大差异。

鉴于此，如何协调各国金融监管主体

在监管方式、监管措施上的协调统

一，以及如何保障中国参与国际金融

监管协调中的金融稳定与安全，是目

前统筹协调工作的重要领域。

增加对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

金融创新领域的监管协调。互联网金

融模式是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而在我

国也蓬勃发展。目前，无论是法律规

定还是监管标准均存在一定的空白，

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影子银行近年

来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金融结构和风

险分布，并加大了金融监管协调的紧

迫性。

推进金融监管的数据信息整合。

现代金融体系的运行伴随着大量信

息的产生、传递与处理，但如何有

效 获 取 真 实 且 符 合 监 管 需 要 的 信

息，尤其是涉及金融体系稳定的信

息，仍然是一个难题。为提升监管

效率，需加强金融监管当局内部及

其与各经济部门之间的信息系统整

合与共享，制定明确的、有时间表

的金融信息数据整合方案，以此实

现统筹协调目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

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